
        
            
                
            
        

    
	2398年-片刻间的童话故事

	　　片刻间的童话故事（百题2-100）

	　　这是一个略有不同的童话故事。

	　　某个时候，某个大陆，某个平凡的小国。

	　　那个小国里有一位少女，那是一个生来就具有恐怖力量的少女。

	　　她从小就可以使用非常多魔法，但却无法很好控制自己的力量。

	　　某天她因为哭闹后不小心把自己住的家整个烧掉了，而畏惧着这一力量的父母和镇上的居民把她赶去了森林深处的小屋。

	　　她变成了失去了家，陷入孤独的孩子。那之后的整整十年，她都一个人在森林中孤独的度过。

	　　这是个在白天也非常昏暗的森林，很少有人进入。

	　　而她的身上还留有丑陋的烧伤疤痕，偶尔看到她的人也会把她当做怪物，大声咒骂她。

	　　她怀抱着对人类温暖的留恋，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

	　　然而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个来到森林深处的青年，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听闻她的故事而来的，是领主的儿子，他发现她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的少女，最终被她的内心吸引爱上了她。

	　　他向少女求婚，两个人共同离开了森林前往了城里。

	　　然后少女成为了青年的新娘，两个人从此幸福地————

	　　※

	　　在倒塌的墙壁后，能看到非常广阔的风景。

	　　琉克蕾雅茫然地看着广阔的荒野以及在那之上逐渐蔓延着的道路。

	　　白色的新娘婚纱被风吹动，在这座灰色的城市间亮丽飘飞着。

	　　她不知道这是哪里。

	　　大概是一座早已无人居住的废弃了的城市。荒凉的城内，能看到许多人曾经居住过的痕迹

	　　但这就是她所了解的一切，她完全无法知晓这座城市在哪里，以及自己为何会在这里。

	　　她在婚礼上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带走，现在只能颤抖着双手紧握着白色的婚纱。

	　　「为什么……？」

	　　「抱歉。」

	　　将她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从眼前无情夺走的男人，出人意料地用略带苦涩的口吻说着。

	　　琉克蕾雅转过身来瞪着这个高大的男人。

	　　她的脸藏在了婚纱之后，被灼烧焦烂的那半边和仍旧美丽的那半边都因愤怒和痛苦而扭曲着。

	　　「为什么这么做？请把我送回去。」

	　　「这件事我做不到。」

	　　男人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不是什么丑陋的恶鬼，也不是什么令人厌恶的贵族。

	　　他身体看起来训练有素，面容端正，还能让人感觉到某种程度的威严，是个略带神秘气息的男人。

	　　他那让人联想到夜幕降临前的天空青色双眸，正用略带些痛苦的目光注视着她。

	　　「我不能让你回去，接下来你要留在这里了。」

	　　这是对她来说是等同于绝望的话语。

	　　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温柔的人。她将再也无法回到那个对她说出爱的话语的人身边。

	　　她没能成为新娘，而且还要再一次回到寂寞悲惨的生活中去。

	　　琉克蕾雅用微弱的声音问道。

	　　「要留多长时间？」

	　　生来就不普通的她，无论怎么做也无法获得幸福。

	　　她好像听到的命运的嘲笑声似的，紧紧咬住了嘴唇。

	　　听到即将崩溃的女人的问题，黑衣男子苦笑了一下。

	　　「直到时机成熟前，永远。」

	　　面纱上沾满了灰尘。

	　　干燥的风将沙子从破损墙壁的缝隙中带了进来。

	　　在这空无一人的城堡里，琉克蕾雅双手捂着脸，无声地哭泣着。

	　　这个男人自称奥斯卡。

	　　她的力量对于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男人好像并没有什么效果。

	　　奥斯卡把这座废弃城市里的一个房间整理得像是普通房间一样，将琉克蕾雅关在了里面。

	　　这是个连魔法都无法逃离的神秘的地方。

	　　从在这里生活开始，最初的几天里她一边思念着无法相见的领主的儿子，一边哭泣着。但最终这些感情都化为了对不讲理的男人的愤怒及憎恨之情。

	　　每天她都会与那个男人在餐桌上碰面两次，琉克蕾雅总是以刀刃般的眼光盯着他。

	　　「这座城堡在哪里？」

	　　「这里属于阿迪里兰斯领地，这座城市曾经叫做威利迪斯。」

	　　这是个琉克蕾雅也听过名字的帝国。

	　　是个距离她所生活的国家东面很远的，拥有庞大领土的帝国。

	　　想起地图上离阿迪里兰斯的距离，琉克蕾雅内心只剩绝望。

	　　这么遥远的话应该没法再找过来了，领主的儿子甚至都无法知道她的所在之处。

	　　然而唯一会为这件事感到悲伤的应该也只有她本人了——那些不愿意琉克蕾雅成为领主媳妇的人，现在应该正高兴着吧。

	　　那个青年迟早也会把她忘了吧。她的内心在痛苦和解脱之间摇摆不停。

	　　其实婚礼前她也多少感到了一些刺刺的违和感，虽然无法明了其中原因，但现在这样也算是给了她一些思考的时间。

	　　琉克蕾雅不知不觉叹了口气，奥斯卡察觉到后扬起了眉毛。

	　　「不用太难受，这并不是你的错。」

	　　「那就让我回去。」

	　　「不行。」

	　　听到这完全没有思考的回答，她差点就喊出声来。

	　　或许是因为她情绪波动产生的影响，餐桌上的器皿一个接一个裂开，玻璃碎片也飞到了男人的脸上。

	　　碎片掠过后在脸上留下了浅浅的划伤，奥斯卡用手指擦拭了自己的血迹。

	　　「不要让感情太过左右你的魔力，你的伤痕会疼。」

	　　「我只想杀了你。」

	　　按着刺痛的脸颊，琉克蕾雅愤恨地说到。

	　　男人用广阔天空颜色的双眼直直看着她。

	　　他的眼神中既没有嘲弄也没有怜悯，也不是蔑视或者仇恨，只有着内疚以及她所未知的某种「感情」。

	　　琉克蕾雅任着自己的激动情绪，把遮住自己半边脸庞的面纱丢掉，同时将一股无形的力量向奥斯卡射了过去。

	　　传来划破空气的声音，琉克蕾雅那道从左脸持续到腹部的旧伤发出了激烈的疼痛，她略呻吟了一下，却没听到男人的叫声。

	　　相反，奥斯卡用手臂支撑起她摇摇欲坠的身体。

	　　被站起身来的男人抱住时，她吼出了诅咒的话语。

	　　「你也该被诅咒。」

	　　「你没有被诅咒，那个伤口也……」

	　　他说到一半停了下来，她的外貌因卸下面纱露了出来，他紧盯着烧伤的左半边。

	　　一个月前，想要娶她的领主的儿子初次看到她的脸时，眼中浮现了纯粹的怜悯。

	　　从那天起，为了不让他伤心，琉克蕾雅开始在家中也开始遮住左半边脸了。

	　　可此时，奥斯卡流露出来的，却是一种她不知道的情绪。

	　　像是无比接近，又像是无比遥远的一种感情。

	　　仍不知道那是何物的琉克蕾雅凝视着男人。

	　　——总觉得看着这双眼睛，就会想起什么似的。

	　　应该一无所知的幸福、安稳、温暖，好像总觉得曾在哪里拥有过这些。

	　　琉克蕾雅面对着这个曾经夺走她近在咫尺的幸福与温暖的人，略微陷入了混乱。

	　　无法挥开他的手。‍‍‍‌‌‌‌‌‍‌‍‌‍‌‍‌‍

	　　男人默默的靠近她的脸，吻了吻她破裂的嘴唇。

	　　※

	　　被困在这座城里的生活略显奇怪。

	　　这座荒凉的城市里，只有刚刚能满足两人生活的这个房间被改造了。

	　　男人有时会离开城市，与来到附近道路上的行商人交涉，买一些必要的东西。

	　　无法归去，只能在这里淡淡得生活着的琉克蕾雅虽然对他仍旧抱有无比的愤怒之情，但在这之上的是她完全不了解这个男人的目的。

	　　把自己带着这种地方来究竟有什么意义？

	　　琉克蕾雅每次思考这个问题时总有种不安的心情。

	　　虽然曾在控诉他的暴行时无意问过一下，但奥斯卡只是苦笑了一下并没有回答他的目的。

	　　琉克蕾雅看到这一苦笑，总觉得有些不安。

	　　最初被关在房间里的她，因为多少有些想开了，感情的混乱也逐渐平息，之后也被允许在城市里自由的走动了。

	　　虽然城市外围有一道结界，使得她无法离开这里，但在这之中她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

	　　也不需要为了生活收集食物，她每天都在这座腐朽的城市里走来走去。

	　　这座沐浴在月光下的城市，曾几何时又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眼前？

	　　在这夜晚的淡蓝色光芒照耀下，这片荒野看上去甚至有些像是大海一样，琉克蕾雅不由得觉得这很美丽。

	　　她站在栏杆已倒塌的阳台上，凝视着眼前的景色，忽然感觉到有人在她肩上披上了外套，便转过身来。

	　　奥斯卡正站在她身后，看到她皱了皱眉头，便说了句「别感冒了 。」

	　　「我感冒了也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吧。」

	　　「没有关系，虽然可以这么说，但你痛苦的话我也很难受。」

	　　「你是想说把我虏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也很难受么？」

	　　看到带嘲讽口气斥责他的琉克蕾雅，男人又苦笑着把自己的大手伸向了她的脸颊。

	　　他的手抚摸着左半边粗糙的脸庞。虽然她想要避开，但身体却没有行动，有种温暖的感觉在她的古旧伤口上缓慢深入。

	　　「很难受，但我还是，没能放下不管。」

	　　男人闭上了青色的双眼。

	　　这个动作能让人感觉到异常的疲倦，但也让人觉得他好像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琉克蕾雅看着这个让她无法理解的男人，只能一句话也不说得站在原地。

	　　正当月光要洒下这里的时候，他像是要抱起她冰冷的身体一样，用外衣将她裹了起来。

	　　「琉克蕾雅，再给我点时间吧。」

	　　「为什么？」

	　　奥斯卡没有回答，只是亲了亲她的额头离开了。

	　　只剩一人的琉克蕾雅继续俯瞰着寂静的荒野。

	　　虽然他曾说过要将她永远关在这个城市里，但有时候她又觉得他只是在等待着放她走的那个时刻。

	　　琉克蕾雅完全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想做些什么，又在等些什么。

	　　但她可以肯定——除了将她虏到这个城市里来这一点，他是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人。

	　　※

	　　在城堡里住了三个月左右以后，她已经可以自行与来这里的行商打交道了。

	　　奥斯卡对于包括料理在内的家务事都不太擅长，所以她干脆自己来买一些她觉得必要的东西。

	　　利用道路在附近的几个镇子巡回往返的商人是个不错的人，虽然他第一次看到琉克蕾雅的脸时显得很震惊，但很快就能亲切的接待她了。他还告诉她一些关于这座除了两人以外没人居住的城市的事情。

	　　「这里是帝国第一代皇帝年轻时曾经居住的城市。」

	　　「第一代皇帝？那为什么城市会……」

	　　「因为这里不太方便吧，虽然听说曾经这里因为离国境很近，是个很重要的城市。」

	　　现在好像偶尔也还会有观光的人过来，商人边这么说着，边笑着递上了商品。

	　　因为临别时被称为「夫人」，琉克蕾雅一脸复杂地回到了厨房。

	　　正当她开始准备晚餐时，奥斯卡回来了。

	　　他抚摸着表情难看的琉克蕾雅的头发，亲了亲她的眼帘，把买来的东西搬进了储藏室。

	　　虽然犹豫了一下，但琉克蕾雅还是说起了今天在商人那里听到的话题。

	　　「这里好像是一座与第一代皇帝有渊源的城市。」

	　　「哦……的确。不过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你擅自住在这种地方不会被责问吗？」

	　　也许有一天会有谁来到这里把他们赶走吧？她回忆起当初被赶出家乡时的事情，这么问道。

	　　奥斯卡眨了眨眼，不知为何笑了起来，琉克蕾雅竖起了眉毛。

	　　「我在说很严肃的话题。」

	　　「不，应该没问题的，我也张开了结界，只有被允许的人才能进入这里。」

	　　这应该不是什么谎言吧，的确能感受到城市的外围有某种力量张开的结界。

	　　琉克蕾雅虽然试过能不能破坏它，但因为伤口的疼痛而没办法越过结界。

	　　奥斯卡看到她有些生气的样子，摸了摸她的头。

	　　「更重要的是，你现在不戴面纱了啊。」

	　　「啊……」

	　　从那时以来一直戴着的面纱，最近已经不再戴了。

	　　这是因为会与她碰面的人就只有那个已经熟悉了的商人和这个男人了，而且这个男人好像完全不在意琉克蕾雅的烧伤。

	　　基本不会照镜子的她不知何时开始，渐渐都不再意识到自己有烧伤这件事了。

	　　琉克蕾雅挣开了男人的手，往后退了两步。

	　　「没什么原因，戴不戴都好吧。」

	　　「的确，戴不戴都挺好的。不过如果你只是不想使用魔法的话我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封印它。」

	　　男人的这提议对琉克蕾雅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她睁圆了漆黑色的眼睛，凝视着奥斯卡。

	　　「……你知道的吗？」

	　　「嗯，你是自己故意留下这个烧伤，好让自己在使用太多魔力时候会感受到痛感吧？」

	　　也是为了不要再次伤害别人。

	　　她用大大的右眼和破碎的左眼盯着这个男人。

	　　她不是故意那么做，只是一但有些脾气的时候，她就会让四处燃烧起来。

	　　她恐惧着那些火焰和自己的力量，所以有意决定不治疗这个伤口。

	　　同时还在未凝结的伤口里种下了诅咒，只要自己使用大规模的魔法，就会无法忍耐伤口的疼痛。

	　　在接受青年的求婚时，虽然犹豫了，但她仍未选择抹去这些。

	　　琉克蕾雅凝视着一直到她左手指尖的那道伤痕。

	　　——从未有人注意到这伤疤的含义，但那样就好，那即是她自身所希冀的枷锁。

	　　可现在却被这个男人发觉了，这让琉克蕾雅觉得很不自在。

	　　像往常一样抚摸着她左侧脸颊的手也好像变得更热了。

	　　男人低沉的声音传入她的耳中。

	　　「我可以直接在你的体内施加封印，这样你就会无法使用过大的力量。

	　　之后只要把这伤口治愈，你就可以不用再受这些痛苦的苛责了。

	　　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再感到不如任何人了。

	　　……反对你们婚姻的那些人，只要看到那样的你，肯定也会改变想法吧。」

	　　奥斯卡的的表情里带着点自嘲，又有些痛苦。琉克蕾雅被最后那句话吓了一跳，一把抓住了男人的衣服。

	　　事到如今还说这些支持他自己破坏的婚姻的话，这让她完全无法理解。

	　　「为什么？」

	　　「不久就会分晓了。」‍‍‍‌‌‌‌‌‍‌‍‌‍‌‍‌‍

	　　男人像往常一样苦笑着，但又突然有些恼怒似的歪起了脸。他那满怀无以言表感情的眼神直直射穿了她。

	　　她好像要被这一瞥所支配了。

	　　因为过于惊讶，还是就这么着迷了。琉克蕾雅没有挥开伸向她的手。

	　　抚摸着她的左脸的手伸向她的脑后，把想要脱开身子的她留在了原地。

	　　触碰着的嘴唇，感受到一股发狂的热气，琉克蕾雅闭上了眼睛。

	　　胸口疼得想哭，她想起了那个男人一直对自己表露出的这一未知的感情。

	　　不是怜悯，亦非同情。

	　　那是更加深沉，更加平静，但有时会让人疯狂的——

	　　琉克蕾雅在喉咙的深处发出一声呜咽时，奥斯卡终于慢慢抬起了头。

	　　他用完全察觉不到之前那一瞬间表露出来的恼怒的眼神看着她，摸了摸她的头，离开了厨房。

	　　只剩一人的琉克蕾雅感受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不安感，闭上了眼睛，轻轻用手碰了碰残留着余热的左脸颊。

	　　没有答案，因为这不是由别人教来的东西。

	　　在她自己身体里的那些事物，是必须由她自己来想明白的。

	　　※

	　　她没过多久就明白了奥斯卡所说的意思。

	　　离祖国非常遥远的荒野中的城市，即便如此，不知如何弄明白了她的所在之地，领主的儿子终于来迎接她了。

	　　他好像从商人嘴里听到了「脸上有烧伤疤痕的黑发少女」的传闻，明白了这一定是自己被带走的新娘，就只带着少数几个同伴来到了威利迪斯城。

	　　以为又是行商来了的她穿着日常的衣服走到庭院里时，青年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就抱住了她。

	　　「啊，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的琉克蕾雅。」

	　　——头好痛。

	　　她忍着越来越剧烈的疼痛看着青年。

	　　他看到没有带着面纱的她的脸庞，露出了怜悯的表情。

	　　青年从自己的行李中取出了新娘的面上，轻轻披在了她的身上。

	　　他对着黑色的眼瞳点了点投。

	　　「我们回去吧，这一次我一定会守护你的。」

	　　「回去……」

	　　不含一丝谎言的温柔、温暖。

	　　那时候接下他伸过来的手，她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与他人共同生活了。

	　　现在感觉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琉克蕾雅的眼中噙着泪水。

	　　「……你真的是非常高洁的人，不带偏见、不带恐惧的注视着我。」

	　　「这是当然的，因为你是非常善良温柔的人，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注意到的——为什么还要说这个？」

	　　越来越强的头痛好像快要侵蚀她的思考了。

	　　琉克蕾雅按住太阳穴用力摇了摇头。

	　　现在，这句话，必须由「自己」来说才行。

	　　她强忍住眼角的泪水凝视着青年。

	　　「是我配不上你的爱情，我只是一直在依靠你的好意，在还未知晓爱情的时候，一直享受着你的温柔。」

	　　「琉克蕾雅？」

	　　「我只是试图从你身上得到别人的爱，却从没想过自己也要将其给予别人。」

	　　她渴望着温暖，所以投入了他的好意之中。

	　　那时的琉克蕾雅并不知晓何为爱，只是冀求着安心。

	　　青年理解了她话语中的含义，回以真挚的眼神。

	　　「这又有什么不好？期望着与人同等的幸福难道是一种罪过么？」

	　　「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

	　　琉克蕾雅握住了青年的手，洁白的右手和烧伤的左手同时握住了他，她的眼泪滴在了男人的手背上。

	　　青年深吸了一口气，摸了摸她的面纱。

	　　「你……这样就可以变得幸福么？」

	　　「我也不知道。」

	　　用力握紧的双手，琉克蕾雅终于放开了曾经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手。

	　　她后退了一步，摘下了面纱，用不对称的双眼看着青年微微笑了。

	　　「谢谢你，能和你相遇我是非常幸福的。」

	　　听到这句发自内心的话语，他悲伤地垂下了眼帘。但随后又稍微呼气，温柔地对着她笑了笑。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的琉克蕾雅。」

	　　青年接过琉克蕾雅递出的面纱。

	　　两人最后轻触脸颊，然后永远地分开了。

	　　这是个不太顺利的童话故事。

	　　她独自返回了腐朽的城堡。

	　　等在那里的男人略带自嘲的苦笑着看向她。

	　　「你没有回去？」

	　　「是的。」

	　　「为什么？烧伤的话我可以治好。」

	　　「那个已经没关系了。」

	　　头脑的深处一直很痛。

	　　一直沉眠其中的激情疯狂吼叫着。

	　　但是琉克蕾雅压住了所有的那些冲动，以琉克蕾雅的身份说到。

	　　「因为我，喜欢上了你的眼睛，接受了我的疤痕的那双眼睛。

	　　我的那些固执和枷锁，也都被你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所以我。」

	　　马上，马上就好了。琉克蕾雅呼出一口气。

	　　「我希望能在你的身边。」

	　　她屏住了呼吸。

	　　这是一段痛苦的记忆，一个忍受着永不停止的孤独、一个渴望着温暖的少女的记忆——然后这段记忆便被悠久的魔女吞噬了。

	　　接着，醒过来的「她」眨了眨暗色的双眼。

	　　左半边脸上的伤痕像是水波般消失了。

	　　破碎的眼睛恢复了与右眼相同的形状，长长的睫毛眨了眨，她微微侧过头，脱下了身上的衣服。

	　　从脖子到侧腹部的凄惨烧伤的痕迹，也随着女人的视线逐渐消退。

	　　她伸出洁白左手的手指，像是确认似的握了一下。

	　　她是拥有无与伦比美貌的魔女。

	　　缇娜夏低头看了看恢复原样的身体，微笑着。

	　　魔女扑向仍在苦笑的奥斯卡，他张开双臂接住了轻飘飘的女人。

	　　缇娜夏撒娇的把脸贴在男人的胸口说到。

	　　「我可以继续把刚才的话说完吗？」

	　　「嗯。」

	　　「我会永远在你的身边，我比任何人都要爱你，永远，永远。」

	　　不变的热情话语，奥斯卡对倾注而来的爱情微笑着。

	　　腐朽的城市里，被遗忘的历史中，终于也燃起了如同那时的温暖。

	　　童话故事迎来了略有不同的结局，不幸少女的身影消失了。

	　　没能成为新娘的她最终又变得怎样了？那又是这悠长古老历史的新一页了。

	 

	2398年-叹息、自伤行为、嘲笑、初恋

	　　翻译：古宫有非常多的短篇掌篇，篇幅太短的部分我把时间和背景接近的放在一块吧，这里预计放叹息、自伤行为、嘲笑、初恋4篇，都是围绕琉克蕾雅故事的。

	　　叹息（百题2-101）

	　　摇摇欲坠的露台面朝着荒野，这里原本应该是个通风良好的地方。

	　　干燥的风中夹杂着灰尘，让她想起了曾经梦中的风景。

	　　缇娜夏坐在断裂的栏杆上，抚着随风飘舞的长发，看着远方的另一座城堡。

	　　那是她的丈夫曾几何时身为皇帝时建造的宫殿，现在则作为帝国的离宫之一使用着。

	　　或许是某些窗户玻璃反射了阳光，小指头大小的宫殿在其周围洒下一圈白光。

	　　女巫随意地举起手，遮住了她面前的光线。

	　　这时一个男人的手从她背后伸了过来，握住了她的头发。

	　　「你在做什么？」

	　　「奥斯卡。」

	　　不知何时来到她身后的男人，轻轻拍了拍坐在露台边缘的她的脑袋。

	　　这里是随时都可能崩塌的高度，但两人都完全不会在意这些事。

	　　缇娜夏身上披了一件长袍，她微微笑了下，指了指眼前身下的这篇荒野。

	　　「这里又变回荒野了呢。」

	　　「嗯，好像是无法提供足够的供水了，虽然那时候曾经有过很多绿色。」

	　　虽然这里曾经和现在都是一片荒野，但他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一段时间，周围曾经有过一片翠绿。

	　　那也可以说是不管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他的精神象征之一，但在他离开这里后没过多久，随着城市被废弃，这里不久也变回了荒芜的大地。

	　　男人已经习惯了时间流逝的无常，他带着些寂寥感看着曾经居住的城市。

	　　魔女的声音随风而来。

	　　「要把它恢复绿色么？」

	　　缇娜夏像是没什么大不了得说着，用她白皙的食指指了指这片干涸的土地。

	　　奥斯卡看到她指尖正在点亮的构成，苦笑了一声。

	　　「不，不必了，如果真有需要，人们自己会去做的。」

	　　「你真是温柔。」

	　　「是么？」

	　　女人以微笑代替了回答。

	　　她的容貌似乎在这些岁月中变得越发清澈白皙了。奥斯卡把她身上正在滑落的长袍重新扶好。

	　　连名字都已不再为人传颂的魔女，用略带愁郁的声音喃喃自语。

	　　「你最终还是没有毁灭呢。」

	　　「你指什么？」

	　　「你忘了吗？你曾经说过的，如果我嫁给了其他人，你就要会毁灭那个国家。」

	　　「……啊嗯。」

	　　这么说来，好像很久以前曾经开玩笑似的说过这样的话。

	　　奥斯卡多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他没有把这些感情表露出来。

	　　让人怀念的香味，感受着混合了尘土味和花香气的微风，他苦笑说到。

	　　「因为最后没有结成不是，这样就去灭掉别人国家的话你会生气的吧。」

	　　「其实你根本不会这么做吧，就算我真的成为了其他人的妻子——因为你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

	　　「缇娜夏？」

	　　他略觉奇怪，不由从旁看了看妻子的脸，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她。

	　　一如既往的温柔笑容，平静的声音。

	　　虽然维持着这样的表情，但缇娜夏仍旧无声地哭泣着。泪水滑落她的脸颊，滴进了干燥的尘土中。

	　　「你应该杀了我才对，你有这个权利。会背叛你的我连一丁点价值都没有，请你干脆的舍弃我——」

	　　「缇娜夏。」

	　　在她说出更多话语之前，奥斯卡从背后抱起了她。

	　　就像曾经对还是小孩子的她做过的那样，让她坐在了自己的胳膊上。

	　　缇娜夏闭上眼睛，再次留下了眼泪。男人看着她的样子皱了皱眉头。

	　　「你啊，不要让我做你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好吧。还有冷静一下，你根本没有背叛我。」

	　　「那和背叛没有区别。」

	　　「不是的，难道你觉得我已经愚蠢到连这里面的区别都无法明白了吗？」

	　　他用严厉的口气说完后，她沉默了。奥斯卡看到萎靡的妻子把身体缩成一团，敲了敲她小小的脑袋。

	　　缇娜夏像是变回了孩子似的虚弱的轻轻说道。

	　　「我……我无法原谅自己的软弱。」

	　　「我原谅你，你就这样保持着对人类的喜爱就好。」

	　　他认为这样要好得多。

	　　相比憎恨人类、选择远离人类的孤独生活，还是需求着人类的温暖、与人们共同生活要好得多。

	　　对于现在已经成为非人的他们俩来说，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了不要忘却曾经怀抱的情感。

	　　尚且年幼的琉克蕾雅肯定孤身一人无比寂寥，所以她才会握住那只伸过来的手。

	　　这好比口渴的孩子想要喝水一样，并不是应该责备的事。

	　　不如说，让她经历到了这样饥渴的过去这一点，才让奥斯卡更加难以忍受。

	　　曾经何时，她也有过在他身边自由幸福长大的时候。

	　　干涸的沙地让他先想起了已经逝去的时光。

	　　那都是重重积累的遥远记忆。奥斯卡轻抚着她颤抖的后背。

	　　把脸埋在他肩膀中的女人，用略带嘶哑的声音喃喃说道。

	　　「我……我好羡慕阿卡西亚，它绝对不会离开你……也绝对不会背叛你。」

	　　「你还是做与它不同的存在吧，不管你去了哪里我都必定会去迎接你的。」

	　　在悠远的时间中逐渐积累的约定。

	　　奥斯卡用力抱紧了她娇小的身躯，缇娜夏仍旧无声哭泣着。

	　　※

	　　魔女稍微哭了一会儿，似乎也总算平静了一些。

	　　她再次向他道歉后，用稍微湿掉一些的袍子遮住了自己有些肿起来的脸。

	　　奥斯卡看着她的样子，稍稍烦恼了一下结果还是说道。

	　　「缇娜夏，虽然已经事到如今了，但我还是想说一下。」

	　　「好。」

	　　「你要是真的万一和别的男人结婚了的话，一定要多注意一些。虽然我觉得说了也没什么意义但我还是说一下。」

	　　「注意什么？」

	　　「唔……」

	　　应该直接说出来么？奥斯卡还是有些难以决断，但把这件事放在那里好像也会成为某种问题。

	　　奥斯卡努力装出一副成熟态度，稍微绕着说道。

	　　「以前，不是会把封具放在房间里吗？」‍‍‍‌‌‌‌‌‍‌‍‌‍‌‍‌‍

	　　「是的呢，好像说是用来惩罚的。不过你在外面的时候也一直带着它吧？好像时不时就会被你装上。」

	　　「没错，你再认真想一下我会这么做的理由？」

	　　「……咦？」

	　　扔下满脸疑问表情的妻子，奥斯卡一个人往城里走了回去。

	　　没过多久奥斯卡就听到了远处传来了「欸欸欸欸欸欸！？」的声音，他不由得大笑了起来。

	 

	 

	    （以下为缇娜夏仍作为琉克蕾雅时的短篇故事）

	     

	 

	       自伤行为（百题3-32）

	　　出口那到处都是崩落的石头，形成的氛围能反映出此处已逝去的岁月。

	　　四处散落着剥落下来的石板，石板上积累了厚厚的沙子，琉克蕾雅喘着粗气在一不小心就会摔倒的这块地方奔跑着。

	　　很快就能到外面了。

	　　虽然她有点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陷阱来阻止她逃跑，但穿过石梁来到外面时什么都没有发生。

	　　琉克蕾雅松了口气，沿着散落岩石的坡道向下走着，向着远处可见的道路。

	　　就在将要举行婚礼那时，她被一个神秘男子带到了这个废墟之中，即使现在她已经有些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但也仍未放弃回到未婚夫身边。

	　　或者说，她有更加强烈的想要逃离这个无比憎恶的男人身边的想法。

	　　她抓住衣摆，在干燥的地面上奔跑着，眼前正能看到一个巨大岩石时，她突然停下了脚步。她带着愕然的神色看着空无一物的前方。

	　　「结界……」

	　　那是常人看不见的结界，结界之壁在可见的范围内覆盖了整个城市。

	　　恐怕是为了不让她逃走而设置的吧。想明白这点的时候，琉克蕾雅的脑袋一瞬间就热了起来。

	　　她咬牙切齿地又跑了起来，伸直的双手就这样插向了结界。

	　　她的双腕感受到了强烈的麻痹感，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用自身的全力撞上结界，想要在上面打开一个洞口。

	　　结界略微歪斜了一些，琉克蕾雅再次用力。

	　　「……啊啊！」

	　　她的喉咙深处发出了悲鸣，左半身也传来激烈的疼痛。

	　　力量使用过度了，琉克蕾雅像是被弹开一样向后倒去，身体各处都传来钝钝的冲击感。

	　　在儿童时期决定了她命运的那件事，自那时起留下的这一伤痕，到了现在也会在她过度使用力量时带来强烈的疼痛。

	　　这也是她自己的选择。琉克蕾雅感受着侧腹部渗出的血臭味和波浪般的疼痛，不由得流出眼泪喘息着。

	　　——真想就这样昏过去。

	　　她正想闭上眼睛时，却有双男人的手把她抱了起来。奥斯卡用带着些焦虑的声音呼喊着她的名字。

	　　「琉克蕾雅！」

	　　这是不是为何让人忽然觉得有些安心的声音，听到了这个声音，她失去了意识。

	　　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睡在自己房间的寝床上了。衣服也已经换过了，裂开的伤口也得到了治疗。

	　　确认完这些，她随意抬头看向拿着水进来的男人。

	　　「是你治好的么？」

	　　「这种程度的治疗我还是会的。」

	　　奥斯卡坐在床边，苦笑着从水壶里舀水递给她。琉克蕾雅老实地喝着水，他的大手同时碰触了她的脸庞。

	　　「生气了？」

	　　「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不好意思」

	　　他的脸凑了上来，在她溃烂的眼脸上吻了一下，然后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琉克蕾雅察觉到自己的视线一直盯着他的背影，又缩起身子再次躺下了。

	　　

	       嘲笑（百题3-93）

	　　他人的细语声和嘲笑声对她来说，一直都像是刺向自己的针。

	　　早上醒来洗脸时，琉克蕾雅通过自己指尖的触感确认着自己的伤痕。

	　　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现在早已成了惯例，她也没什么多想。

	　　粗糙的皮肤，溃烂的眼睛，吓人的左半边脸。

	　　昭示着她过去罪行的这些是她根本不打算抹去的过去的训诫，她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活着的。

	　　就算能怀着觉悟接受这些，但每当她实际听到那些骂声和嘲笑时，多少也还是会有些疼痛。

	　　那些疼痛如同伤口上传来的痉挛感一样在她的内心产生了小小的波浪——也逐渐加深了琉克蕾雅的孤独。

	　　位于废弃城市里的这个她的房间被打理得十分漂亮整洁，让人无法想到这里竟是一座废墟。

	　　房间里放着必须的基本品，也有着不少她第一次看到的东西，更衣室里甚至还放有很多华丽的裙子。

	　　琉克蕾雅虽然觉得那些裙子很厉害，但从没碰过它们。

	　　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自己对目前遭遇的不满之情。

	　　一方面也是觉得自己并不适合那些东西。

	　　那天她也穿着朴素的灰色衣服坐在早餐的位子上，然而在吃完饭后，男人突然递过来一只浅色的口红。琉克蕾雅皱起了眉头，瞪视着对面那张称得上秀丽的脸。

	　　「我不需要这种东西。」

	　　「这一带的空气很干燥，容易干裂，感到疼了之后可就晚了。」

	　　「干裂？」

	　　她嘴角浮现的嘲笑神情，是对自己的。

	　　顶着半边烧伤丑脸的女人哪里还需要在意这些事情？

	　　她刚想将他的愚蠢诉诸嘴尖时，又忽而想起了那些女人们轻辱的笑声，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琉克蕾雅被领主的儿子带到人群中去时，总是暗中会听到很多对她容貌的嘲笑。

	　　对于一直以来怀着觉悟接受这个伤痕的她来说，不由得会略有些心痛。

	　　将她这样的人留在身边，真的能成为领主儿子的幸福吗？她想起曾有过的对婚姻的迷茫。

	　　奥斯卡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表情阴沉不语的琉克蕾雅。

	　　他在她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把她强行抱在了自己的膝盖上。

	　　「别这么说，反正也费不了多大功夫。」

	　　「……我不需要。」

	　　「那就让我来。」

	　　单手抱着琉克蕾雅的男人轻巧的打开了口红的盒子，用纤细的手指沾了一些。

	　　那是十分淡雅美丽的颜色，他按着注视着口红的琉克蕾雅的脸庞，轻触了她的嘴唇。

	　　她娇小嘴唇的半边伤口早已凝固，但当奥斯卡碰上那里的时候也完全没有表现出侮蔑和厌恶。只是小心翼翼地、怜爱地在上面涂着颜色。这种感触不由得让克蕾雅感到一阵晕眩。

	　　男人的手指离开了她略微颤抖的身体之后，琉克蕾雅回看着近处的他。

	　　「为什么？」

	　　「就算你这么问——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疼痛而已。」

	　　「这种溃裂的脸，现在再怎么在意也不会有什么用。」

	　　刻有烧伤痕迹的那张脸庞，曾经被嘲笑过是犯下罪行的怪物，不是值得被担心的东西。

	　　她把沉淀在内心深处的积郁转化成刺向自己的尖针吐露而出，随后嘴唇便被男人轻吻了一下，不由得吓了一跳。

	　　男人的手轻抚着她的头发。

	　　「无论你自己是怎么想——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毫无虚饰的声音。‍‍‍‌‌‌‌‌‍‌‍‌‍‌‍‌‍

	　　被那双青色双眸注视着的琉克蕾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些细语声和嘲笑声对她来说，一直都是刺痛己身的尖针。

	　　但不知何时开始，有种低沉的声音和温和的微笑让琉克蕾雅安心下来。在那个男人身边时，她甚至会忘记自己的伤痕。

	　　这时她感受到的理所当然般的人的温暖，正是她一直想要追寻的东西吧。

	　　不过要琉克蕾雅自己察觉到这一点，还尚需一段时间。

	　　

	       初恋（百题4-68）

	　　这件事的契机，是琉克蕾雅察觉到每天他端出来料理的味道一点也不稳定。

	　　刚被掳过来的时候还没注意，当时因为焦躁和混乱的心情也尝不太出来味道，而且拒不吃饭的情况也不少。

	　　但现在稳定下来了，认真吃饭之后，她就觉得多少有些违和感。也不是不好吃，应该说那些餐食的味道都很不错。

	　　——只是他端出来的那些料理没有统一感，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做出来的。

	　　就好像每天的料理都来自于不同国家一样，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的琉克蕾雅忍不住问了那个男人「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奥斯卡若无其事地回答了。

	　　「我会通过转移找个合适的市场去买些现成的东西。」

	　　「诶……？每天？」

	　　「对，每天，你吃到了什么讨厌的东西吗？」

	　　如果有的话下次就不买了，听到男人这么说着，琉克蕾雅的嘴都合不拢了。

	　　一天两次，只是为了准备这些饭菜，他到底花了多少工夫和金钱？她想要控诉这有太过浪费的行为张开了嘴，如果他是在明知这些浪费的基础上还这么做的话，那真得斥责一下。

	　　然而奥斯卡好像完全没有明白问题在哪里，只是略带担心的窥视着像是想要说些什么的琉克蕾雅。

	　　「怎么了？」

	　　「……我来。」

	　　「嗯？」

	　　「我来做菜。」

	　　要纠结为什么是非得自己来做也没什么意义，只要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话，即使不愿意也会察觉到他完全不擅长做家事。

	　　而且她自己有在做事的话，也就不用感到多余的累赘感。虽然琉克蕾雅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留在这里的，但她也并不愿意就此随波逐流地把一切都交给对方安排。

	　　听到她宣言的男子虽然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但随即微笑了一下。

	　　「我知道了，那就拜托了。」

	　　「咦……」

	　　——他就这样把自己吃的东西交给憎恨自己的女人，难道不会觉得不安吗？

	　　因为这过于干脆的认可而略微有些不愉快的琉克蕾雅，没再多说什么地点了点头。

	　　行商带来的各种食材里，有一半是她不认识的东西。

	　　原本琉克蕾雅就是被驱逐到森林里的小屋里，过着非人式的不自由生活。

	　　虽然她也有着一些从小屋中少有的书本里获得的知识，但当然还有非常多不了解的事物。

	　　因此，当她拿到一些不甚了解的食材时，也只得比照其他相似的东西来制作料理。

	　　开始负责烹饪一周之后，琉克蕾雅在厨房里煮了半天的汤锅前小声嘀咕着。

	　　「这个，难道……」

	　　因为被推荐了这个和鸡肉很相似的肉，所以她比照鸡肉试着煮了一下，但好像有些问题。

	　　锅子里飘出一股野兽的肉臭味，她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要放些什么东西才能解决这问题？

	　　她从刚才开始就把肉分到小锅里做了些尝试，但效果不太好。

	　　看来只好放弃锅里的东西，重新做其他料理比较好了，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她也不想浪费食物。

	　　虽然觉得有些犹豫，琉克蕾雅还是用一只手拿着汤匙打开了盐罐，但这时那个男人悄声无息的来到她背后窥视过来。

	　　「怎么了？」

	　　「……啊！没怎么！」

	　　「看着不像没怎么的样子，你刚才开始就在那边纠结了吧？」

	　　看来只是琉克蕾雅没察觉到，但奥斯卡其实已经看到了她困扰的样子。

	　　一时间没想出什么借口的琉克蕾雅不由得僵直了一下，就在这个当口她尝味道用的汤匙被奥斯卡夺走了。

	　　他用让人着迷的优雅动作喝下了勺里剩下的汤，笑了起来。

	　　「没问题吧，很好吃。」

	　　「……你说谎。」

	　　「你不信？」

	　　他苦笑着归还了汤匙，但她心里总有种无法接受的感觉。

	　　从之前的餐食来看，这男人毫无疑问是个老饕，不可能不明白她也能尝出来的失败之处。

	　　那他为什么还要撒这种显而易见的谎。她心怀反感地瞪了他一下，奥斯卡一脸困惑。

	　　「就算你这样瞪，我也只是说了真话，你做的菜基本都很好吃。」

	　　「就是做出这个菜的我觉得失败了。」

	　　「话虽如此，但至少锅子没爆炸不是。」

	　　「爆炸？」

	　　她不由指出了这个有点危险的单词，但奥斯卡却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不仅如此，他还赶紧把汤舀进碗里，准备把它带走。

	　　琉克蕾雅跳了起来。

	　　「等等！那个是——」

	　　「如果你不要的话给我喝就好了嘛。」

	　　「但——」

	　　她忍不住跺了跺脚，但却又不想在他面前露出这种小孩子脾气。

	　　但又不能让他就这么把做坏的料理吃了。

	　　总觉得两人的想法要有点互为平行，琉克蕾雅咽下了嘴边的粗语暴言，把视线从男人身上移开。

	　　「……下次我会努力不失败的……」

	　　就算把失败的原因讲出来，也好像只是在找借口似的，反倒显得很惨。

	　　她也不想让这个男人知道被大家嫌弃的自己的成长历程。

	　　一想起这件事，痛苦的记忆就一个接一个复苏，琉克蕾雅忍着眼泪把脸瞥向一边，回想着无法治愈的伤痕。

	　　然而，奥斯卡默默地抱住一言不发的她的小脑袋，亲吻了她艳丽的长发。

	　　只要哭过之后，痛苦的心情也会暂时变得畅快起来。

	　　各自吃完饭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一阵的琉克蕾雅为了收拾东西回到了厨房。

	　　她随即哑然了。

	　　明明没过多少时间，她不在这里的时候，厨房的角落里已经放上了一个小小的书架。

	　　琉克蕾雅用满是裂隙的手指摸了摸整齐摆放在那里的料理书大全，不由得把疑问说出了口。

	　　「……他怎么知道？」

	　　丑陋的脸庞和凄惨的成长历程，不知不觉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她已经可以不在意那些地生活了。

	　　这一定是他的作用吧。

	　　琉克蕾雅的双手从书籍封面上挪开，捂住了自己发红的脸颊。

	　　这种她所未知的感情让她觉得有些呼吸困难，但不可思议地并没让她觉得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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